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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又传打铁声
文/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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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娃挥舞着铁锤，一锤一锤砸下去，

铁花四溅，炉火轰鸣。

不到20平方米的铁匠铺子，是20世

纪 60 年代的老建筑，灰砖撑墙，墙体斑

驳。平时关门，屋内沉寂，有垒放的生铁

在内，有凛冽之气萦绕。

那是去年秋日的一天上午，老街迎

来三天一轮的赶集日。一大早，顺娃就打

开铁匠铺房门，点燃炉火，开始打铁，这

天要打的，是老街王奶奶的一把菜刀、刘

大哥的两把镰刀、朱大爷的一把锄头。铺

子里的生意大多需要预约，不是赶集天

不再开门，这已是6年前立下的规矩。

立下这规矩，确实是迫不得已。铁匠

铺里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工业时代，

这种纯手工的打铁人，越来越少了。

这天打完最后一把镰刀，顺娃也要

跟老街人说再见了。

顺娃把墙上挂着的父亲遗像取下

来，擦拭着框子上的灰尘，哽咽道：“爸，

这手艺干不下去了，今天下午就关门。”

在老街的铁匠铺子里，顺娃挥舞着

铁锤打铁，已是整整39年。

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初中毕业的

顺娃16岁，准备跟熟悉的老街人去广东

打工，但临走的前夜，他反悔了。那天，

他趴在老街铁匠铺子里，怔怔地看着一

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打铁，那打铁人的身

子，瘦得只有骨头撑着皮，条条青筋窜

动，迸发着一个打铁人的力量。

正在挥汗打铁的父亲抬头看见了儿

子，惊喜地叫出了声：“顺娃，你来这里

干啥？”顺娃开口：“爸，我要跟你学打

铁。”

考虑了许久，父亲递给他一把铁锤，

就一句话：“好好打，跟我学！”父子俩来

回挥舞着铁锤，第一次配合就那么合拍。

“娃娃，你天生就是一个打铁的。”那

天，父亲赞扬了他。

顺娃跟父亲打铁，手艺日益精湛。那

年，本地报社寻找老手艺人，用了一整版

篇幅图文并茂报道了顺娃的打铁故事，

顺娃看到报纸，面对铁匠铺子里父亲的

遗像，哭了。

父亲79岁那年春天因肺癌去世。病重

期间，父亲曾执拗着让人扶着来到老街的

铁匠铺子，他扶着门框，望着挥舞着铁锤的

顺娃。时光又恍惚穿越到顺娃16岁那年的

夏天，儿子趴在门前看父亲打铁的情景。

父亲喃喃地说：“娃娃，把这门手艺

替我传下去。”顺娃低头，没敢接住父亲

浑浊的目光。

父亲去世后，老街的人，几乎家家户

户都去了人。在父亲灵堂前哭得全身颤

抖的人，是老街的樊师傅。

樊师傅是老街供销社的退休职工，

父亲生前打的菜刀、镰刀、锉刀、锄头

等，都被樊师傅进货到供销社门市去卖。

退休以后，樊师傅只要在老街，也几乎天

天到铁匠铺看父子俩打铁。熊熊炉火映

红了父子的身子，也把樊师傅的脸膛映

得通红。

有天喝酒时，樊师傅对顺娃说：“顺

娃，你收几个徒弟吧，这门老手艺不能失

传啊！”顺娃说，以前收了几个，现在都

不干了，干不下去。

铁匠铺的“叮当”锤声，几十年里，成

为老街的标配，成为老街人植根在心里

的“生物钟”。

几天下来，樊师傅没有看到顺娃开

门，心一直悬着。老街人没听到顺娃铺子

里的“叮当”声，心里空着。

樊师傅委托我给顺娃打去电话：“顺

娃，你的铁匠铺好几天没开门了，老街的

人都在打听。”顺娃叹了一口气说：“哥

啊，确实干不下去了，生意一天不如一

天，再说，我腰间盘突出，舞不动铁锤

了。”

樊师傅说：“我理解，但没了这铺子，

老街人心里舍不得，我更难受。”

老街人心里确实都空着一块，那种

空，说不清楚。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樊师傅和几

个老街人在新城的一条巷子里，齐齐堵

住了去买菜的顺娃，顺娃张大了嘴，有些

措手不及。

老街的魏阿姨首先开口了：“顺娃

啊，你不打铁了，我家的菜刀钝了都不晓

得找谁。”顺娃拉住魏阿姨的手说：“魏

阿姨，现在买菜刀的地方太多了，网上下

单，两三天就到。”众人说，那不行，还是

你打的好，我们都用惯了。

樊师傅说：“你爸从11岁开始打铁，

打了 56 年。你从 16 岁开始，打了 39 年。

你们父子加起来快100年了。100年的手

艺，说断就断了？”

顺娃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樊师傅的声音有些哑了：“我们这些

老街人都舍不得你走，听不到打铁的声

音，心里不习惯。”

顺娃慢慢蹲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三天后，铁匠铺子的门，又开了。炉

火生起，轰鸣着，像在朗朗欢笑。樊师傅

趴在门前，笑了。

“叮当、叮当……”锤声铿锵。这是老

街的时钟，老街的心跳。

那天傍晚，从老街的老桥望出去，西

天晚霞燃烧，天上也在打铁。

长大后，我总被一场相似的梦缠绕着。梦里没有喧嚣的都

市，只有漫山雪白的槐花，和那个藏着我整个童年的小村庄。风

一吹，清甜的槐香便漫过了鼻尖，外婆瘦小的身影在这一缕缕花

香里，清晰如昨，叫人久久不能忘怀。

又是一年槐花开。外婆忙完了一天的农活，总会挎上一个竹

篮去后山摘槐花。每当这时，我就会扔下所有功课，蹦蹦跳跳地

跟在外婆身后，看她踮着脚，槐树枝在她布满老茧的手里轻轻一

折就断，不一会儿，雪白的槐花便扑簌簌地落满了整个竹篮。

回到家，外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先打一盆清冽的井

水，就着昏黄的灯光搓洗槐花。我蹲在旁边捣乱，把水溅得到处

都是。外婆也不恼，只是笑着说：“小心弄湿了鞋，明天没得穿。”

待洗好的槐花沥干水，香气溢满整个院子的时候，外婆就会说：

“小馋鬼，明早给你做槐花饼。”

次日清晨，还在梦中的我，便被一阵阵香煎槐花饼的味道勾

了起来。麻溜地跑到厨房，只见外婆在一盆洗净的槐花中依次加

入鸡蛋、椒盐粉、面粉，抓拌成糊状，锅中喷入油，片刻后，散发着

浓浓香气的金黄槐花饼便出炉了。我抱着盘子吃得满嘴流油，像

是要把整个春天都吃进肚子。

就这样，槐花在我的童年里，盛开了一年又一年。

初中那年，父亲生意失败，家里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还欠

了许多外债。我以为自己要辍学了，外婆看着我泪汪汪的眼睛，

用她粗糙却有力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叮嘱我安心学习，

什么也不用担心。语气温柔又坚定，好像一颗槐花味的糖，在我

心头缓缓融化。后来我才知道，外婆为了让我继续读书，干完农

活后，她还要把摘来的槐花烙了饼拿到镇上卖，换的钱都给我交

了学费。那些槐花盛开的日子，于外婆而言，没有任何诗意，有的

只是她更驼的背，和手上更厚的老茧，还有我美好的未来……

长大后，我离开了故乡，在城市里安了家。偶尔在街边也会看

到卖槐花饼的，总会买上一块。那味道，和外婆做的差得太远，虽然

也很甜，也很软糯，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后来的我，也曾带着关于槐花梦的记忆回过故乡，可是外婆家

的院子前，门锁已生了重重的铁锈，院子里杂草丛生，一片沉寂。我

失落地跑去后山，那片槐树林还在，碎花落了一地，但无人在意。

我落寞地往回走，一转身，却看见一位老婆婆正挎着竹篮，

拎着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娃娃。老婆婆慈祥地对小娃娃说：“等回

去给你做槐花饼。”那一刻，我久久地愣在了原地。那场槐香一

梦，终于穿越了时空，再次回到了我身边。

风又起，槐花簌簌飘落，那缕熟悉的清香，依旧温柔地包裹

着我。我这才明白：有些牵挂从不会被时光冲淡，有些温暖早已

刻进骨血。岁岁槐花开，年年念如故，这场绵长的槐香梦，会一直

伴着我，在往后的岁月里，陪我温柔前行。

槐香入梦
文/赵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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